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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桥下“剩余空间”，还能做什么
■ 本报记者 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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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上人来人往、热闹繁华，桥下却阴暗封闭、鲜有人问津；周边干净整洁、设施完善，桥下的大片空间却仍属于“原始状态”，长着杂草、堆着杂物……长
期以来，城市路桥、高架桥和天桥承担着重要的交通功能，但其下方的空间却一直被忽略。

如今，如何利用好桥下的“剩余空间”，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的问题。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空间的品质要求不断提升，在原有的停车和绿化功能
之外，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城市将桥下空间打造为新型公共空间，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

被“剩下”的灰色空间现状如何？“边角料”是否也可以成为市民“打卡地”？记者实地探访上海部分桥下空间，并与专家进行对话，试图为这些“剩余空
间”未来的利用提出建议。

打破隔离，构建可触摸的积极空间
记者：近年来，许多国内外城市将目光投

向高架桥、城市路桥的桥下空间，通过改造让
原本不被注意的“角落”变成了“亮点”。这
是为什么？

匡晓明（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副教授）：这是目前全球的一种趋势。

通常来说，我们把桥下空间定义为一种
“剩余空间”，它指的是城市中未能被充分利
用且没有明确功能的空间。这些空间往往不
那么引人注目，而是处在某个角落，因为关
注度低、使用者少而具有消极性。

但是， 在当前城市更新的大背景下，这
些分布在城市各处的具有公共属性的存量
剩余空间，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注意。尤其对
上海来说， 随着城市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城市管理精细化、网格化，人们对高品质生
活和高品质公共空间的要求日益突出，如何
利用好这些剩余空间显得格外重要。

记者：目前，很多桥下空间其实也承担
着一定的功能，但为何有时会让人觉得阴暗
杂乱，甚至和明亮整洁的桥上空间有种“判
若两地”的感觉？

匡晓明：上世纪中叶，功能主义在全球盛
行，把城市分为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等功
能，彼此相对隔离。而功能主义也导致了土地
利用的单一性质，形成了办公区域只有办公、

缺少商业，以及交通用地只服务交通、不作他
用的情形。这种情况下，城市的桥下空间往往
被看作道路附属的一部分， 因而利用时通常

只能用于绿化、停车和相关市政功能。

但是近年来， 人们逐渐开始反思功能主
义，不断提升管理水平，在城市不同区域中寻
求复合功能和混合功能发展。 比如张江产城
融合一体化发展、莘庄地铁上盖综合开发等，

都体现了这样的趋势。因此，如果要盘活桥下
剩余空间， 也应该遵循这样功能复合使用的
趋势和思路。

记者：桥下空间有着与众不同的空间特
点，在具体利用时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匡晓明：前些年，国外一些城市已经开
始了拆除城市高架桥的行动，新城区也不鼓
励建设高架桥，因为人们已经意识到这种大
尺度的高架桥是对城市空间的一种割裂。目
前， 老城区往往已经建设了大量的高架桥，

尽管桥下有巨大的可以防雨、 防晒的顶面，

还有跨度较大的承重柱，地面到顶面的净空
通常也比较高，形成了巨大的空间，但如果
要利用，必须因地制宜，根据其所处的具体
位置，分析它与周边城市空间的关系，随后
再进行改造设计。

在我看来，改造的目的是推动城市空间
由割裂到连接、由孤立到融合的转变。桥下
空间如何蜕变，与周边是居民区、商业区还
是公园息息相关。好比日本东京的中目黑高
架桥下商业空间，就是充分考量了周边空间
的特点，随后作出的一项改造。中目黑本来
就是一个环境幽雅、商业发达的区域，街道
尺度小，人流量大，流经此地的目黑川两旁

更是种满了樱花树，在樱花季构成城市的迷人
景观。由此可见，高架桥下的商业空间是与周边
空间相呼应的，能起到锦上添花的效果。

具体来说，桥下剩余空间的利用应当满足
四个原则。第一是公用性，也就是在改造时首
先应考虑变成服务市民的公共活动场所，并且
根据使用情况配备相关设施，让人们愿意来。第
二是连接性， 即通过一些步行介入手段让桥下
空间成为可达的目的地。第三是服务性，比如利
用这些空间满足城市缺乏的服务功能， 增加无
线网络基站、智慧城市建设所需的设施等。第四
是活力性， 也就是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交
往，让人们可进入、可停留。在景观营造方面，也
不是简单地种树、 种草， 而是让人可以置身其
中，使之成为可感受、可触摸的积极空间。

记者：和一般的城市更新不同，国内外对桥下
空间的改造似乎更仰仗多方合作，专业性也更强？

匡晓明：是的。桥下空间不是说用就能用
的，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安全性。从原有功能变
为公共活动场所， 意味着它的安全标准提升
了，原先的建筑是否符合新规范，这是有待考
察的。同时，场地的排水、照明等各方面的素质
都要提高，需要用设计让空间呈现新貌。

所以，桥下空间的改造更新不是某个部门
的工作，而是需要综合治理，由多部门参与研
究，组建专家团队进行实地考察、评估和方案
论证，最后形成有针对性的整套办法。上海目
前已经有了街道设计导则，未来也许可以制定
一套高架桥下空间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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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亮眼的商业空间

日本城市中铁轨多，高架也多，但由于
法律限制，加上人流不多，高架下的空间长
期闲置，甚至被冠以“阴暗、肮脏、可怕”之
名。但在东京中目黑，由日本铁道公司东急
电铁设计，知名策划团队“丹青社”操刀的商
业空间“中目黑高架下”却在 2016 年 11 月
开业后“爆红”。

设计团队成功利用长期封锁的东急东横
线和日比谷线下全长约 700米的狭窄空地，

以中目黑站为起点， 往代官山站方向共新设
6间商铺； 往祐天寺站方向共新设 24家商
铺，汇集了日本最美书店、咖啡厅、餐厅、服饰
等多元化人气元素， 极大程度颠覆了人们对
一般高架下空间的想象。 传统商业整体不景
气的背景下，“中目黑高架下”成为东京亮眼
的新商业代表。

有人认为高架下有各种柱子和墙体，使
得空间整体“不好看”，但在中目黑，设计师
采取“不掩盖而是灵活运用”的设计，通过照
明亮化设计消除高架下空间的压抑感带来
的负面影响，形成具有高级感的空间。此外，

高架下的铁道设施（车站和配电室等设备用
房）的墙体部分设计为艺术家创作的艺术之
墙，促进了高架下商业街的繁荣。

连接被“分割”的小镇

Koog aan de Zaan 是荷兰阿姆斯特丹
附近的一个小镇，坐落于赞河畔。上世纪 70

年代早期，那里新建了一条 A8高速路。为了
跨过赞河，A8 高速路的下方需要由桥墩来
加以支撑。于是，这条高速路就这样横穿小
镇，在城市肌理中形成了粗暴的切口。此外，

这个断面还导致小镇的教会和政府分离：高
架路的一侧是教堂，而另一侧则是曾经的市
政厅。

由于 A8 高速路下的桥墩有约 7 米高，

因此，桥下的空间变得非常具有纪念性和发
展潜力。后来，当地发起了建造名为 A8ernA

桥下公共空间的项目，重新利用大桥下的空
间，将小镇被分裂的两边重新连接在一起。

建成后，那里汇聚了停车场、零售业（超
市、花店、鱼店等）、多种体育设施（如篮球
场、足球场、滑板场等）、雕塑、喷泉、公交车
站等各种业态和内容。这些富有吸引力和实
用的空间如今成为小镇新的聚会中心，得到
了当地居民和游客的青睐。

整治河道，建亲水平台

东濠涌是珠江广州段的主要河涌之一，

在广州市越秀区境内， 是广州仅存的旧城
护城河，从北到南全长约 3000 米。东濠涌
高架桥沿东濠涌上方而建，是一条贯通南北
的高架桥。高架桥边主要为商业用地，兼有
居住及学校用地。

为改善环境，广州市政府对东濠涌高架
下的水域进行整治， 使得河涌变得清澈。桥
下还建了人行步道、 单车道等休闲路径，并
增设多个亲水平台，供人们休闲。

现在，东濠涌高架桥下已是广州的一条
亮丽风景线，成为高架桥下空间利用的成功
案例之一。

荒凉、封闭，

让人不想主动接近

上完课想和同学出去“搓一顿”，去哪里？

在图书馆待了大半天， 想要活动一下筋骨，去
哪里？

今年开学不久，东华大学学生小唐就在学
校附近发现了一个新去处———延安西路地铁
站下的商业集合空间。对于地铁站，小唐和同
学们其实不陌生，外出乘坐地铁时总会走天桥
经过。但让他们惊喜的是，原本的站台桥下空
间只是南边开了店，“一头热闹”，而现在，新开
的北边店铺集合也“不甘示弱”，既有便利店和
小吃，也有可以坐下休息的咖啡馆，还有 24小
时营业的健身房，“承包”着大家的休闲活动。

新店虽然已经开业一段时间，但小唐发现，

去过的同学并不多。根据他的分析，一方面是
因为大家去学校的方向是出站向南走，买东西
比较顺路；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
中，北边一直比较“荒凉”，中间还要走过一段
较为狭窄的路，所以不愿主动往那边走。

当记者绕着延安西路地铁站行走一圈之
后，发现的确如小唐所说，站台下方南北两端
均有密集的商铺， 人流量大， 但在长达几十
米的中间段， 人行道宽度仅容两人并行，除
了一个向乘客开放的公共卫生间可由东西
两侧的铁门进入之外， 其余都是封闭的墙
体，墙角还长着杂草，整体感觉对行人并不
“友好”。

小唐还告诉记者， 不少人都会把自行车
和助动车停放在桥下专门划出的停放区域，

但由于一批“僵尸车”的长期存在，占用了不
少位置，有时会出现“车满为患”停不下的情
况。 而北边的公交车站到地铁站中间的那段
空地， 更是停放了不少积满灰尘的破旧自行
车，“远看就像是一个废旧自行车停车场，让
人更不想接近。”小唐说。

对于桥下空间， 小唐坦言平时关注得并
不多，因为除了走路经过和购物以外，这些地
方和自己没有什么关联。他说：“在国外旅行时
能够在各种高架桥下和墙面上看到五颜六色
的涂鸦， 有的城市甚至在地铁列车上都有涂
鸦，非常抓人眼球。但在国内，高架桥面和桥下
往往都是混凝土的灰色，颇为沉闷。”

在他看来，如果墙面上多一些绘画、涂鸦，

或者是作为周边高校的艺术作品展示墙，大家
的关注度可能会高一些，路过时的心情也会更
加愉悦。

能看到却“走不进去”的
绿化带

相比于延安西路站台下的探索和利用，更
多的桥下空间则是“静悄悄”的。

在浦东新区罗山路立交桥周边小区居住
的邹阿姨告诉记者， 小区靠近立交桥的区域
在改造后成了一片开放绿地， 平时接孩子放
学后， 不少家长都会从这里经过。 邹阿姨表
示， 近几年社区为增加老年人和儿童的活动
场所作出了不少努力， 但因为周边住宅区人
员密集，“活动的人总是比活动场地多”，让人
有些遗憾。

要在现有的空间中“挤”出新场地可能很
难，但是否能“动动脑筋”对现有的绿地和绿化
带做一些改造呢？

邹阿姨提出，罗山路立交桥下的区域更为
宽敞，但目前并不对外开放。记者看到，虽然地
图软件上显示桥下“一片绿色”，但真正走近时
却会看到绿化沿线都是一人高的围栏，有些区
域入口还有岗亭值守。

“只要保障安全，把立交桥那块绿化空间
开辟给我们休闲活动，放一些公共座椅和健身
设施，大家都是欢迎的。”邹阿姨说。

事实上，在上海，“走不进去”的高架桥下
绿化带还有很多。 记者在走访过程中看到，大
部分装有封闭护栏的绿化带， 如五角场邯郸
路、翔殷路段的高架桥下绿化带，本身都位于
繁忙的双向多车道的路中央， 整体呈长条形，

通常作为道路景观带，不适宜开放。但在一些
靠近居民住宅的边边角角，一些封闭绿化带则
显得有些“不近人情”。

在镇坪路地铁站 3、4 号线到 7 号线的换
乘通道外的桥下空间，一部分被作为可容纳 5辆
车的小型停车场， 另一部分则是带围栏的绿地，

绿地旁就是小区入口。有居民提出，从地铁站出
来往小区的人行道极为狭窄，车道上也停着一长
排自行车，“没有一点喘息的空间”。 不妨利用这
两块“顶上有盖”的桥下空间，将之合二为一，变
成一处开放的“口袋公园”，让人们除了用眼睛
看、用鼻子闻，还能置身绿树鲜花之中。

在镇坪路地铁站高架桥另一侧，光复新苑
的居民也有这样的想法。记者看到，小区的一
个入口紧邻高架桥，凡是要进小区，都会穿过
一处桥下斜坡。但目前来看，桥下空间也被分
隔成了带地锁的停车位和带围栏的绿化带两
部分。 居民马女士表示， 这样的小区出入口
“毫无存在感和温馨感”， 自己和家中老人住
在一起，希望能在停车功能之外，增加一些读
报栏和座椅，让人们可以聊天、看报、下棋，而
不只是“匆匆忙忙地进进出出”。

“老少皆宜又不怕刮风下雨”

的乐园

除了高架桥之外，上海城市中还有不少
连接河道两岸的路桥。 很多人驾驶着车辆
从桥上飞驰而过，却不曾注意到，大桥下面

“别有洞天”。

在浦东新区赵家沟大桥下方，就有一南一北
两个桥下乐园。 位于桥北侧的乐园规模更大，净
空更高，因此“塞”下了一个标准篮球场、一片附
带沙地的儿童乐园以及一些健身设施和健身步
道。位于桥南侧的空间相对较小，除了绿化之外，

以健身设施和健身步道为主，还摆放了许多公共
座椅供人们休息。

居民李老伯自豪地告诉记者，像这样“老少
皆宜又不怕刮风下雨”的活动场地，在周边区域
找不到第二个。 他介绍说， 这里春夏季从早晨 6

点开放到晚间 8点，秋冬时节气温更低时则延迟
一小时开门，整体开放时间不输给大大小小的公
园，对居民来说十分便利。“对我们老年人和带孩
子的家长来说，有公共厕所的活动场地才是让人
放心的场地。”李老伯说，“解决了‘三急’，老邻
居、老朋友都可以约在这里锻炼身体、嘎嘎三胡，

待上一两个小时也没问题。”

记者还注意到，由于桥下空间缺乏天然光照
较为阴暗，这里还安装了不少照明设施，确保人
们在活动时能够看清楚周边环境。同时，为了保
障活动者的安全， 乐园入口处还专门贴牌告知
“车辆与宠物不得入内”，并为非机动车的停放划
分了专门的区域。场地的各个区域也配备了分类
垃圾桶，保持环境的整洁、美观。

那么，带宠物的居民怎么办？李老伯指了指
外侧，告诉记者：因为桥面的顶盖够宽，除了供人
们活动的区域之外，两旁还有既淋不到雨、又有
绿化带的行道空间， 方便遛狗的居民进行活动，

双方互不干扰。

美中不足的是，两片乐园中均有大片光秃秃
的地块，原意是种植绿化，但实际却既没有种草
也没有种花，灰蒙蒙的色彩感觉几乎和地面融为
一体。有居民认为，既然周边已经有不少绿化，而
这里光照又弱，不如增加一些设施作为纯粹的公
共场地，容纳更多人前来活动。

巧妙利用“有盖”的桥下空间，建成儿童乐园 半是停车场，半是封闭绿地，这种桥下空间人们“走不进去”

出地铁站，下天桥，即可步入“城市森林” 当桥下成了“僵尸车”停车场，正常的车辆停放都会受影响

均 吴越 摄


